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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紫

看过刘震云小说《单位》和
《一地鸡毛》，就会知道上世纪
80年代末想要调动工作难如
登天，大多数人会在一个单位
干一辈子。当年人们走出校
门，一纸毕业分配介绍信几乎
等同于“命运判决书”。1988
年，我被分配到一家亏损企业，
也有了一些“命运落定”的意
思。不过那时候，远方的深圳
特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给我
们提供了另一条路——实在不
行可以辞职去那儿碰碰运气，
谋求发展。

虽然有这么一根“救命稻
草”，可是那年月一旦丢掉“铁
饭碗”闯深圳失败，回来就彻底
没了退路。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的境地，很难下定决心。

1992年，同事兼校友小刘
辞职了，当月就去了深圳。他
在厂里混得比我们好，即将提
拔为劳资科长。但他这人喜欢

“走一步看三步”——他预计我
们厂不出3年就会停产，不如
早点寻找出路。

小刘去深圳后第一年，换
过几次工作，都是流水线普工；
第二年当上了“拉长”，其实就
是线长，管一条生产线。之后
他好几年没有音讯，再次联系
我们时已是1998年。他回来
探亲在家中设宴，一群老同学、
旧同事受邀出席。经过几年奋
斗，他当时已是一家光学仪器
厂（有400多人）的副总，而且
已经娶妻生子。

走出小刘家，已经下岗的
我百感交集，有些后悔当年没
有和小刘一起南下。然而转念
一想，我若去了深圳，未必能混
成他这样——我处关系没有小

刘那么“夹生”，俗话说“慈不掌
兵”，若是我去深圳的工厂，也
许当个“拉长”都难。

2005年夏天，我终于坐上
了去深圳的火车。到达深圳出
站后，只见一幢幢高楼绵延不
绝，气势很足。那时我们武汉
超高层建筑不多，深圳的高楼

“森林”让我深受震撼。
之后，我坐车去福田区竹

子林，一路上的绿化带让我印
象颇深。武汉市区里的绿化
带，大多是窄窄的长条；深圳绿
化带则是真正的“宽带”，面积
普遍大得多。再加上因为气候
条件优越，这些绿化带里植被
茂密，草坪、灌木、乔木……一
块地上层层叠叠，生长着好几
层不同类型的植物，让人觉得
很养眼。

到了竹子林，我见到了文

友小章，那时他在一家国企当
工程师，还是单身。在他家放
下行李，他说晚上几个文友要
聚一聚，地点在老曾家。老曾
是河北人，据说刚来深圳时睡
过桥洞，经过多年努力在布吉
买了套二手房，安顿了下来。

到了布吉，我下车后感觉
这里与主城区仿佛两个世界，
房屋、街道看上去比较“沧桑”，
如同一些城市的老旧社区。老
曾所住的楼貌似也有些年头
了，他家位于顶楼7层，两室一
厅约80平方米，一个人住很宽
敞。而且楼顶天台使用权都卖
给了顶楼业主，老曾因此有了
一块“空中菜园”。

晚上连同我，5个文友在楼
顶坐成一圈，聊了一夜。老曾说
这片区域房子显得旧，是因为开
发得早。1979年，第一批“三来

一补”企业开始在此落户，许多
学历一般的“深漂族”到达深圳
后的第一站就是这儿。主要原
因，一来是很容易找到一份工厂
普工的工作，先安顿下来；二来
是这儿日常消费比主城区低得
多，生活容易过得下去。

老曾有一部望远镜，一个
人的时候，他常常站在天台上
拿着望远镜眺望远方，顺便观
察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有
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老
曾的天台菜园养着一只鸭，那
时已经快3岁了。我们彻夜畅
谈时，这只鸭静静地蹲在圈子
中间，仿佛在倾听，我们戏称它
为“文学鸭”。老曾说并不是将
它当宠物，只是养久了，不忍杀
之。我想起一位名作家说过，
极大部分优秀作家是生活中的

“弱者”，他们能对世界上任何

弱势群体及物种的苦难感同身
受（大意）……我觉得，在深圳
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地方，或
许是文学让老曾这样的人甘当

“弱者”，宁可影响“进步”也不
接受“狼性”。

2006年夏天，我快要结婚
了。妻子（当时还是未婚妻）对
深圳也是仰慕已久，但从未去
过。于是我带上她再次造访深
圳，还是住在竹子林小章家。
这次时间比较宽松，所以我们
每天都会在竹子林周边转悠一
圈。当时那里有许多平价餐饮
店，吃食价格和武汉差不多；低
档发廊也随处可见，理个发很
便宜。

2005年我去深圳时，小刘
正好出差，没遇到；2006年，在
福永终于见到了他。那时我和
妻子刚刚在武汉买了一套二手
房，2680元一平方米。小刘告
诉我们，在福永以这个价也能
买到房。相比布吉，福永的房
子普遍很新，且道路宽阔，还有
一些休闲广场、小花园，颇具宜
居度。我妻子对于武汉的酷
暑、严冬深恶痛绝，觉得若能长
住于深圳福永很是不错。然而
那时我已经快38岁了，到深圳
工厂生产流水线上打螺丝，似
乎年纪偏大。生计问题难解
决，便没法考虑迁居。若干年
后，深圳房价大涨。福永虽地
处远城区，房价涨幅也数倍高
于我们武汉的房子。妻子说当
年借钱都应该在那儿买一套。

时至今日，深圳不再是职
场失意者心目中的“救命稻草”
了，但它依旧充满吸引力，是中
国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深圳
别称“鹏城”，它深刻影响了来
自五湖四海的追梦人，当得起
鹏程万里的“鹏”字。

■马亚伟

某天，一个初次见面的人
向我“问芳名”。听到“芳名”这
个词，我瞬间怔住了。因为我
潜意识里觉得“芳名”一定是秀
气的、好听的，比如那些带有花
元素的名字，可是我的名字跟

“芳名”非常不搭，偏男性化，没
有什么美感。名字是父母取
的，只能接受。如果让我自己
取名字，我一定取个带花名的，
让芬芳萦绕。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花？
每种花都叫什么名字？这是植
物学家研究的内容。可欣赏玩
味花名，确可谓一件生活趣
事。每次读书，看到花名，我的
目光总会在那几个字上多停留

一会儿，仿佛它们能散发出香
味似的。薰衣草、郁金香、蝴蝶
兰、白玉兰、朱顶红、康乃馨、百
合、海棠、紫荆、牡丹……花名
繁多，如同天上繁星，数不胜
数。神奇的是，每种花名与对
应花的形态气质都特别搭，好
像花的名字都是与生俱来的。
比如薰衣草，一串串紫色的花
束活泼俏皮，连成片时如同紫
色锦缎，优雅浪漫。人们在花
间流连的时候，香气沾染裙边
或衣袖，顿觉弄花香满衣，掬芬
芳盈袖——薰衣草，多么名副
其实。还有牡丹，名字雍容华
贵、富丽堂皇，单单从嘴巴里说
出来，就能让人感受到其国色
天香的气质。

我去外地游玩的时候，遇

到未曾见过的花，听人介绍它
们的名字，也必定要认真记下
来。这种感觉，如同认识了一
位风姿绰约、气质独特的美丽
女子，一定要知道她的芳名。
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一种很美
的花，听人说叫“香雪兰”，我一
下子就被花名与花本身姿态色
泽的统一协调所迷倒。此花洁
白之瓣轻盈如雪，姿容静美，香
气如兰，赏之令人心安神宁。

迎春、风信子、连翘、夜来
香、满天星、勿忘我……这些充
满诗意、生动传神的花名，到底
是谁取出来的？如此妖娆，如
此妩媚，如此动人。为花取名
字的人，简直是生活的艺术
家。像被花神祝福的他们，其
实还是最了不起的诗人，其妙

手偶得的花名，使自然与人文
实现了高度共鸣和统一。

有时花名不是单一的，同
一种花也可能有两个甚至多个
名字。比如木槿花，它还有个古
老的名字——舜华。《诗经》里有
这样的句子：“有女同车，颜如舜
华。”舜华好听，木槿花也好听，
都浓缩了人们的心情、喜好以及
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理解。

一个人一生中能认识很多
花，能叫出很多花名，应该是一
件幸福的事。那天我听孩子背
诵儿歌：“正月山茶满盆开，二
月迎春初开放。三月桃花红十
里，四月牡丹国色香。五月石
榴红似火，六月荷花满池塘。
七月茉莉花如雪，八月桂花满
枝香。九月菊花姿百态，十月

芙蓉正上妆。冬月水仙案上
供，腊月寒梅斗冰霜。”这些花
名就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
珠，随着孩子活泼的语调和起
伏的节奏，依次冒出来，在我的
心头轻盈跳跃着，欢喜和芬芳
顿时萦绕在身旁。

花朵奇妙，花名妖娆。大
自然创造了千姿百态、缤纷多
彩的花，我们能够领略和欣赏
它们的美，便是不辜负这个世
界或轰轰烈烈或悄然静默点缀
的惊喜。而为美好的事物取个
美好的名字，便是把美好塑造
成了一种能够流传下去的符
号，持续在热爱生活和大自然
之人的心里闪耀。

与人类一样，花是灿烂的
生命；而生命，都是有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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